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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廷镛先生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

□罗安琪∗　郑建明

　　摘要　施廷镛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、文献学家.先生以东南大学为始,先后辗转于

故宫博物院、清华大学、燕京大学、中央大学、南京大学等院校,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高校图书馆

工作.民国初期图书分类法百家争鸣、百花齐放的时代,他创编出著名的“八大类法”.从事图书

馆工作的六十余年里,他编制资料目录,对丛书颇有研究,不遗余力地培养年轻新一代,以实践为

我国图书馆事业和保护祖国遗产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,直至９０岁逝世.他杰出的学术成就和人

格操守,也留给后辈学人见贤思齐的追求与向往.
关键词　施廷镛　图书分类法　图书馆学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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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　施廷镛先生生平

施廷镛(１８９３—１９８３),字凤笙,晚号奋生,曾用

名镜宇,原籍安徽省休宁县,中国著名图书馆学家、
文献学家,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高校图书馆工作.

１９２２年,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办东南大学,学校图

书馆即将完工,业务要扩充,人员要增加,施廷镛对

图书目录学很感兴趣,经校长同意后便由教务处调

入图书馆担任中文图书编目工作,是为其图书馆事

业之始.他后又辗转于故宫博物院、清华大学、燕京

大学、中央大学等高校和机构的图书馆任职,中华人

民共和国成立后,一直任职于南京大学图书馆.
中华图书馆协会正式成立时,施廷镛即加入成

为个人会员[１],并受聘为分类委员会和图书馆教育

委员会委员、出版委员会书记,两次在年会上参与讨

论编目、索引等图书馆方面问题.同时,他与洪范五

等筹组南京图书馆协会,任该协会干事.１９２９年,
施先生应洪范五之邀北上,去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,
担任中文图书编目和中文古籍采购工作,成为北平

图书馆协会会员,后被选为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.
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,北平沦陷于日寇之手,清

华大学校园也被日军侵占,施先生留守校园,成为清

华大学保管委员会委员之一.１９３８年,由于清华大

学保管处名存实亡,施先生也丧失全部保管职责,而
燕京大学继续留在北平,坚守沦陷区,成了不甘做亡

国奴的学子的寄身之处,施先生经清华大学领导同

意选择到燕京大学兼职.抗战胜利后,受吴有训先

生之邀,施廷镛重返南京任中央大学(新中国成立后

改为南京大学)图书馆中文编目部主任.南京解放

后,新政权对施廷镛这样的旧知识分子非常尊重和

信任,他内心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感激,认为这样可以

大展“宏图”发挥自己的专长为新社会服务[２](９４).

２０世纪６０、７０年代,尚无明确的退休一说,施
廷镛于１９６１年任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,１９６３年

被北京图书馆专业书籍编辑部聘请为特约编辑,又
受邀担任«图书馆»杂志的特约通讯员,１９７８—１９８１
年培养两名图书馆学硕士研究生,１９７９年被聘为中

国图书馆学会理事、学术委员,又被重新任命为南京

大学图书馆副馆长,从事图书馆工作达６０余年之

久,为图书馆事业和保护祖国遗产贡献自己的毕生

精力.
不同时代的变迁,也让施廷镛历经时代的磨砺

和坎坷.他并未受过正规的大学图书馆学教育,既
没有高校文凭,又没有留过洋,甚至原先学的都不是

这一行.然而,他一入行就深入钻研,在任职的各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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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图书馆内自学成才,终生敬业.除了在图书馆学、
目录学、版本学、校勘学方面都有较深的造诣之外,
他还致力于地方志、丛书、文史哲工具书和古钱币的

研究,把自己的一生完完全全地献给了图书馆事业.
他临终前还期望儿子能够帮他实现遗愿———将他的

全部著述整理出版,为古籍研究添砖加瓦.施廷镛

逝世前后,其长子施锐曾联系多家出版社出版父亲

的著作,后在图书馆界朋友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(现
国家图书馆出版社)、天津古籍出版社的大力支持

下,几部文献学、版本学遗著得以陆续出版.施锐不

仅将父亲的遗愿实现,还著有«奋斗一生———纪念施

廷镛先生»一书,以示怀念.

２　施廷镛先生创编“八大类法”

２．１　解决管理难题

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,正是我国图书分类法百

家争鸣、百花齐放的时代.伴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,
越来越多的学子走出国门、留学海外,中西文图书、
译籍增多,新旧图书性质芜杂.欧美图书馆学被引

入中国,与传统的目录学、校雠学、版本学和典藏学

相融合并,日益本土化.西方分类思想和分类法输

入中国,各个新型图书馆越发觉察到,老一套的“四
部分类法”只适用于中国旧籍,不足以囊括新图书,
西方的«杜威十进分类法»(以下简称“十进法”)又不

能完全适用于中国图书.于是,我国学者各显神通,
各编各的分类法.不论是否付诸实用,公布者有数

十种之多.受杜威“十进法”的影响,新旧图书的类

分和组织就在“并行制”还是“统一制”、“补杜”还是

“仿杜”、“修补”还是“重创”等各种思想之间[３]进行

着本土化探索.如沈祖荣的«仿杜威书目十类法»
(１９１８)、杜定友的«图书分类法»(１９２５)、刘国钧的

«中国图书分类法»(１９２９)、施廷镛的«国立清华大学

图书馆中文书目(甲编一)»(１９３１)等,都是受杜威

“十进法”影响而创制的分类法.

当时,清华大学向着综合性大学发展,图书馆的

藏书质量不断提高,种类也日趋丰富,逐步具备一个

大馆应有的规模和水平[４].１９２９年夏,清华大学图

书馆添置杭州丰华堂全部藏书,包括中文书籍５７２０
种、４７５４６册,这是建馆以来所购古籍的最大一宗,
也是清华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的基础.同年,施廷

镛也应洪范五先生之邀北上,担任清华大学图书馆

中文图书编目和古籍采购工作.至１９３１年,清华大

学图书馆的中文书已有１４万余册,西文书近５万

册,杂志也从建馆初期的数种增至百种.这一藏书

量,居当时国内各大学图书馆藏书量之首[４].馆藏

数量激增后,早年的卡片式书名目录、著者目录、卡
片分类目录,包括１９２７年出版的书本式«清华学校

图书馆中文书籍目录»都不再适用.清华大学图书

馆出现了管理、使用的新问题.
作为一名馆员,图书馆实践经验不断丰富着施

廷镛的图书馆学理论.为解决实际问题,他并没有

采取他人的分类法,而是根据当时学校图书馆的具

体情况,对所有馆藏进行登记、归类,主持图书科学

分类工作,于１９３１年创编«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中

文书目(甲编一)»,于１９３７年创编«清华大学图书馆

中文图书分类法»及«著者号码表».此图书分类法

即“八大类法”,后被人们简称为“施法”,与刘国钧先

生创编的“刘法”并称于一时.

２．２　科学设置类目

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,民国时期的图书分类法

本土化工作已成现实之必然、时代之产物,更凸显当

时的社会需求.同时期的诸多分类法虽皆受杜威图

书分类法之影响,而宗旨各殊,类目迥异,撷其特色,
可分为五派.用三位数字作分类号码之意而另创部

类不用十分法者为一派[５](１４０),如刘国钧、施廷镛是

也.三人分类法类目设置对照如表１所示,而类目

设置可见“施法”特征,现分述如下.

表１　杜威、刘国钧、施廷镛分类法类目设置对照表

分类法 ０(甲) １(乙) ２(丙) ３(丁) ４(戊) ５(己) ６(庚) ７(辛) ８ ９

杜威 总类 哲学 宗教 社会科学 语言 自然科学 应用科学 美术 文学 史地

刘国钧 总部 哲学 宗教 自然科学 应用科学 社会科学 史地 史地 语文 美术

施廷镛 总类 哲学宗教 自然科学 应用科学 社会科学 史地 语文 艺术 — —

２．２．１　符合中国国情

在“总类”部分,除杜威之法“GeneralWorks”所
涉二级目录外,刘、施二人据书籍性质,均在总类中

加入了我国的国学、类书、丛书、经籍等内容,而“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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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”更是加入了艺文志、著述考、存毁书目、群书题

记,既符合西方学术体系和话语系统,又坚守传统学

术阵营,将中国历代纪传体史书、政书、方志等汇编

成目录,带有明显的民族精神和文化色彩,且具有学

术价值.就分类符号而言,杜威和我国分类法的变

革者大多使用阿拉伯数字符号,而施廷镛添加了中

文汉字作为类号,取天干中的前八位“甲乙丙丁戊己

庚辛”将图书分为八大类,乃有得于布朗兼用字母数

字之意.先分为八大类,每类各分十目,共用１００至

９９９九百号.虽每类中亦用十进十分之法,而实际

已有 千 位,大 类 且 属 八 分,较 之 杜 威,大 有 不

同[５](１４２),也为今后修正和增加留出更多的空间和可

能性,在众多同时期的分类法中独具中国特色.此

外,“八大类法”的分类原则基本遵循总—分、中—
西,拒绝单一的并列和叠加,其复分表也更为细致和

完整.施廷镛在主表前单独列出八张活用通用复分

表,全部类目可用,更适应中国图书的类分.

２．２．２　贴合传统思想

“施法”与“刘法”有同.在“语言”与“文学”的拆

合问题上,西方文化认为语言学更侧重于研究如何

运用语言规律去交流,而文学更倾向于根据社会背

景等因素对文化进行表达.因此,杜威“十进法”将
其分为两部.而东方文化则多认为文学是语言学研

究的主要对象及主要语料来源,语言学是文学言语

运用和文学分析的理论基础.语言文字为记载的依

托,两者相辅相成.故刘、施二人之法都合两者为一

部,称为“语文”.“施法”又与“刘法”有异.在“哲
学”与“宗教”的拆合问题上,施廷镛则将两者合为一

类,说明他已经意识到: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,没有

真正的宗教情结,但却有一种信仰和崇拜.而哲学

作为一种思想和理论,与宗教是密不可分的,这样的

分类更贴合中国传统思想.

２．２．３　兼顾学科属性

民国时期,图书分类法的变革虽大多以杜威“十
进法”为蓝本,但都有结合我国国情及学术性质进行

“创造性转化”,且类目设置也受创编者个人经历和

社会环境所影响.比如,沈祖荣列“社会学及教育

学”类、杜定友列“教育科学”类,都过分强调了教育

学的地位.“刘法”虽是一部等级列举式分类法,类
目设置是以“论理的关系”,即学科性质及其相互关

系为次序的[６],但其扩史地占二部(６１０—６９０为中

国,７１０—７７０为世界),占位过多,反而不利于图书

的科学分类.又如,在西化的过程中,“美术”和“艺
术”的用法相当混乱,待文艺复兴之后“Art”一词才

用来表现“美”.沈祖荣列“工艺”类、皮高品列“实业

工艺”类,其与“美术”的关系从隶属变为并列.而施

廷镛则认为“艺术”一词已经开始被广泛接受,艺术

部下属二级目录也包括了乐舞、书画、雕塑、摄影、美
术工艺、美术建筑等,“美术”一词无法全部涵盖这些

概念,故更名为“艺术”,哪怕从当今的学科属性来

看,都是极为恰当的.可见,“八大类法”纲目明晰,
能够科学、客观、合理地处理中与西、古与今的关系,
在前人分类法的基础上,简而精地设置不同类目的

隶属关系,调整图书类属,并邀请校内外政治学、文
学、经济学、法律学、社会学、自然科学、教育学、心理

学的学科教授参与修订和编制分类法,按“学科知

识”分类而不再是以往的“文献分类”.

２．３　提供参照蓝本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图书分类法也在新形

势下面临调整变化.由于要消除使用外国分类法的

现象,施廷镛毅然承担了编制分类法的艰辛工作.
他认为在类目的设置上,必须要古今中外兼顾;在类

号的排序方面,也要事先留有余地,以备实际使用时

能够有所包容,又能灵活补充.因１９５２年全国院系

调整,各处调拨合并的大量书刊未经编目,为适应教

学所需、方便校内师生,施廷镛组织馆员于１９５８年

编制出«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旧籍分类目录初稿»,
先前使用“施法”,分过类的馆藏也被一并记录在册.

１９５９年«南京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»印行,一直沿

用至１９９１年底.
由于记载“八大类法”的«清华大学图书馆中文

图书分类法»和«著者号码表»均为内部资料,年代久

远,且未正式出版,只流传一时,所以不如同时期刘

国钧的分类法应用广泛.在清华大学图书馆蓬勃发

展之时,国内抗战爆发,学校南迁,图书装箱启运,在
辗转途中因遭空袭失火而焚毁,图书馆古籍藏书损

失惨重.历经战乱和南迁,完整的分类法体系及相

关重要资料已难觅其踪.混乱的抗战环境让图书馆

工作者感到惋惜的同时,也对图书资源更加重视,因
而把注意力全都放在对图书的保管、搬运和守护上,
自然无人力编目.加之“八大类法”未能遵循中外图

书统一分类的潮流,且无人为此修订、改编、传播,后
逐渐没落.但是,“施法”是民国时期图书分类本土

化的代表性成果,其没落而不消失,至今,清华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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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书馆、南京大学图书馆仍有部分古籍分类在沿用

“施法”,可见施廷镛及其“八大类法”在中国图书分

类史上所造成的影响不容忽视.

３　施廷镛先生编制资料目录

３．１　整理国故

施廷镛精通目录学,尤其专长于古籍的整理、分
类与编目,经验之丰富、所见所闻亦广,为我国图书

馆目录的建设奠定了基础.为筹办故宫博物院、建
立故宫图书馆,他受聘为清室善后委员会顾问,点查

整理各宫殿图书,编号登记,以资稽考.宫中图书散

见各处,在清点和整理昭仁殿藏书时,施廷镛编撰了

«天禄琳琅查存书目».待故宫博物院成立时,他亲

自策展故宫藏书,并将藏书情况写成«故宫图书记»:
宫中图书,所在多有,其藏书之所,有专设者;如昭仁

殿之贮“天禄琳琅”,文渊阁之贮«四库全书»,摛藻堂

之贮«四库全书荟要»等是也.又阮元所编«四
库未收书目»,即养心殿所藏“宛委别藏”,亦为外人

所未及知者也.余亲加考察,本“知之为知之”之义,
据实分述如次,以资留心掌故者之考证[７].

此外,他在工作之余,曾依«掌故丛编»第十辑中

的«禁毁书目»等,就所见作了校勘、注释(参阅２００５
年出版的«清代禁毁书目题注/外一种»一书).故宫

博物院建成后,施廷镛南下回到东南大学,不久,又
北上到清华大学工作[８].

３．２　清编存书

一个学术性图书馆,如要获得公认,重要的物质

条件是,针对本校科研方向、教学要求而具有丰富的

收藏,形成本地区独具特色的资料中心[９].在图书

馆目录方面,学界一直对于如何建设图书馆目录、建
设什么样的图书馆目录、怎样有效地识别与检索馆

藏文献等问题存在着分歧.施廷镛当时就提出三种

目录建设方案:分类目录、书名目录、著者目录,这就

是至今图书馆仍应强调建设的三种基本目录.而对

于编目工作他更是认为:书目之于图书,犹利济之舟

航也.故欲图书馆克著其效,关于书目之纂辑,不可

不求其周备.所有分类之意义,编目之体例,别
详类叙及凡例,是项编制,非但求合乎理论,并冀切

于实用[１０](２).
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,施廷镛始终一丝

不苟地做着服务读者前必须进行的基础工作———文

献编目.每遇旧书未编、新书又至、事务增繁的状

况,他除清理积存者外,对于新书,按其需要,随时编

制.至关于编目应备之手续,为求切乎适用,亦不得

不加以改进[２](１５０).为作“理论结合实际”之用,改革

编目,他于１９３１年和同事编印出版了«清华大学图

书馆中文书目(甲编一)»,为该馆１９３１年以前的藏

书目录,其“当兹甲类目录付梓之始”,收录７００余

种.该书目非常注重书目序录的撰写,不仅有总序,
而且有大、小序.卷首写有类叙,说明分类大意:本
编参酌需要,析为若干目,按其性质分隶之,但其中

颇多互通者,则仅能就其较著之点以相属,并略陈其

义于右[１０](１０－１５).每书著录书名、卷数、编者、版本、
册数、书号等项,方便日后的编目工作.丛书本,则
注丛书名称和书号册次;载在期刊上的,则注刊名、
卷期、分类序列.书末有“书名索引”与“著者索引”,
还采用“互著”“别裁”的著录方法,极大方便了读者.

３．３　规范编目

１９５６年,施廷镛当时虽年逾古稀,仍积极参与

馆藏的整理和校对工作.他编有«南京大学图书馆

中文图书编目条例(草案)»,并在１２月南京图书馆

举行的第一届图书馆学科学论文讨论会上,就“为了

发挥科学研究的资料作用,应编制怎样的科学研究

的资料目录”这一问题,发表个人粗浅见解:必须把

分类目录与主题目录结合起来,编成一种资料目

录[２](１７１).１９５９年底,施廷镛认为提供图书数据时

需要正确地描出一书的特征,反映出图书的思想性

和科学性.要提高目录的质量,就必须编制一个比

较完备的编目规则,以资遵循[２](１７６),故亲自草拟«南
京大学图书馆中文图书编目规则».

编一部馆藏古籍目录,不仅需要熟悉馆藏情况,
而且还要具备版本鉴定的经验和有关编著者、出版

者、出版年代等方面的知识,甚至还要参考诸家目录

等资料.图书馆善本书籍的流通利用,除了供本校

教学科研需要外,还要提供给许多学术机构及科学

工作者大量使用.１９８０年,施廷镛在南京大学图书

馆工作期间,为便于读者查检,他和馆员又参照全国

古籍善本总目编辑工作会议“历史文物性、学术数据

性、艺术代表性”等标准,整理馆藏未编的中文线装

书,先编出«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善本图书目

录»,继而又根据已编的线装书印出«南京大学图书

馆中文旧籍分类目录»,这都是由施廷镛亲自在书库

里一种种、一册册地制成草目,排列过后用钢版刻写

好,再去复印多份,最终装订成册.目录的编制是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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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献作为基础的,因此也要受到文献发展情况的制

约[１１].他坚持:书的版本有好有坏,好的称作善本,
善在何处? 善在不失原编著书的面貌.若讹误字句

连篇,年代虽远,也不能作为善本[１２].可见,南京大

学图书馆图书的收藏、整理,是与施廷镛等馆员的努

力分不开的.

４　施廷镛先生对丛书的研究

４．１　编纂丛书索引

“丛书”之名自唐代出现,是将各类书籍汇为一

编或集一人各类著作为一集,但常常由于卷帙浩繁,
寻检不易.到了清代,丛书的发展进入黄金时期.
特别是乾隆到道光前期的清中期,古籍丛书编纂、刊
刻蔚然成风.与之相适应,有关丛书目录的编制也

应运而生了.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和学术文化的一

个新的转折点.民国时期目录学不仅受到中国传统

学术文化和目录学的影响,同时也受到国外学术文

化和目录学的影响[１３].施廷镛对古籍丛书颇有研

究,对于丛书目录的重要性也早已道出:按丛书乃汇

刻各书而成,匪独诸类赅备,且所收之书,多无单行

者,欲使各类书目,网罗靡遗,以利治学,当自丛书

始,惟馆藏丛书,千有余种,每书所含子目,少则二

三,多至数百,综计不下四万余条.欲知某书见于何

处,非知丛书内容者难以素检.况丛书浩繁,亦难尽

悉,不得已于丛书总目付印之先,另编子目书名索引

以应需要[１４].
施廷镛晚年几乎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古籍丛书

的整理之中,虽年事已高,却毫不懈怠,书稿皆以工

楷书成.１９３６年,在«中国丛书综录»出现以前,施
廷镛仅用７个月就编制完成«丛书子目书名索引»
(以下简称«索引»)和清华大学图书馆藏附见书名索

引«馆藏图书附见书名备检».«索引»收书１２７５种,
且书著录甚详,每一子目,以书名为纲,详列卷数、著
者时代和姓名,下注馆藏丛书分类号及简名、册次.
凡同书异名者,则互相参见,卷数和著者姓名有不同

的,则附注于这一丛书简名之后.一书原系二名的,
也作参见,都按书名的笔画多寡排列.同一字而写

法不同,也互相参见,加以注明.
当时施廷镛入行不过十多年,却对古代丛书颇

有研究.曾任清华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洪有丰也谈及

目录编制之艰辛:惟昔之编纂,未必尽考原书,仅凭

他目而辑成,是编皆本馆所藏,其子目曾悉为校核,

每有疑问,虽一字之微,不惮反复校对.此种景况,
非亲其事者,殆莫能辨.而此艰巨工作,能底于成,
则施君之力居多[１５].书前有画数检字表、部首检字

表,且收入丛书一览、丛书书名索引、丛书简称索引.
时至今日,不少学者对这部«索引»都作了较高的评

价,认为其不但有历史价值,而且仍兼顾使用价值,
篇幅颇为可观,体例也较严密,为古代丛书研究提供

诸多参考.

４．２　增补丛书综录

１９６３年,施廷镛又发表«丛书概述»一文,就“什
么样的书才叫做‘丛书’”这一问题略谈个人所见.
叙述了我国丛书的产生过程,认为丛书中的子目,多
数是可独立成一书的,但也有摘抄本、辑录本和裁篇

别出的,只要有原著的书名,都能构成丛书.丛书按

其内容可分为综合汇刻和分类丛刻,他主编的«索
引»对丛书目录就采用了这种分类法,重在增补«中
国丛书综录»所收或未收丛书:丛书既系汇群书而为

一书,并题有总名,但一部丛书中所收的书,除首尾

完整、序跋不遗者外,其余裁篇别出、断简残篇或经

删节选录的,是否可以构成丛书的条件,这要看它是

否能独自成书,以及编辑该书的意图如何来决定.
丛书的编刊,由于它的主旨和内容的不同,可分

为综合性丛书和专门性丛书[１６].
文章最后详细阐述了丛书目录的产生、形成和

发展,并揭示他编丛书总目录的初衷:丛书刻印繁

多,为了便利学者查考某一丛书内收些什么书,或者

某一种书收于什么丛书,于是便有丛书目录和索引

作为工具.由此使我深深感到,要编一部完善

的丛书总目录,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[１６].
但是,丛书总目与子目索引都是独立的,子目索

引虽为查检提供了方便,却又忽略了丛书本身,仍是

顾此失彼.如何解决这种问题呢? 施廷镛逝世后,
其长子施锐先生在清理施廷镛遗著时,又发现施廷

镛草拟的«丛书综合目录»编纂大纲,其实施廷镛早

就注意到这个现象,并积极着手解决这一问题.该

书虽属未完稿,未能刊行,但说明他早在上海图书馆

编辑出版«中国丛书综录»之前,就已经着手编辑此

书,并搜集整理誊清成稿本４０余册待印:余于一九

二八年始迄新中国成立前留意搜罗丛书,据书录目,
阙者补之,讹者正之.即经目者仍取以校其异同,考
其渊源,历经二十载,积稿盈帙,鉴于目前尚无一较

完善之丛书书目及索引行世,拟整理籍稿[２](１６１).

５０１

施廷镛先生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/罗安琪,郑建明

ShiTingyongsContributiontoChineseLibrarianship/LuoAnqi,ZhengJianming



2023

年
第5

期

和«中国丛书综录»相比,«丛书综合目录»有

７００种未收者,有４００种著录不同者,是我国丛书目

录极具参考价值的工具书.此后,为充分发挥该书

价值,南京大学图书馆和历史系补充«中国丛书综

录»未收录部分于原稿之中,编成«中国丛书目录及

子目索引汇编»用以校内教学和科研参考.

４．３　题识古籍丛书

与此同时,施锐又发现父亲原手稿中可见一些

非常醒目的题识.题识在一些古籍中并不少见,但
作为丛书题识则是空前的,从无人编纂过,因此施锐

决定向出版社提出申请影印出版«中国丛书题识»一
书,后为了使该书更加完善,又将每部丛书著者的生

平作了介绍,于２００３年面世.此书因所收丛书均为

施廷镛亲眼所见,根据手写原稿影印,所以资料详

尽、真实可靠,编排印刷从内容到形式独辟蹊径,对
研究整理古籍益处颇多,为目录中的创新之作.

５　施廷镛先生培养年轻新一代

５．１　著书立说

在施廷镛的经历中,解放以前,图书馆虽有多

所,但一般藏书量很有限,使用的人因此也就不多,
没能起到图书馆应有的作用[１７].而中华人民共和

国成立后,党和政府重新定位图书馆事业在国家文

化教育领域中的位置,对于图书馆工作者高度重视.
施先生也深切感受到图书馆对国家建设所起到的作

用和应担负的责任:党和人民赋予我们如此光荣任

务,我们一定要把图书馆办好[１７].他认为图书馆工

作人员要以大学讲堂和大学图书馆为舞台,承担起

自己应尽的职责.
施廷镛从事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最早可追溯到东

南大学任职时期,当时他担任暑期学校的教学工作,
讲授图书装订等有关课程.为培养新一代图书馆工

作者,施廷镛重返南京后,参加各种培训班的教学工

作,如江苏省学校图书馆工作训练班、南京市鼓楼区

干部业余大学等,并为此编写讲义,认真讲授,得到

好评[８].民国时期三大图书馆学期刊之一的«图书

馆学季刊»在南京编辑、出版和发行期间,施廷镛等

南京高校的知名学者即为主要撰稿人[１８],对我国图

书馆学人才培养起到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.
此外,为适应文科教学的需要,他还为南京大学

各系开设版本学选修课程,在高校普及古籍版本学

教育,曾编写«文史哲工具书简介»«中文古籍版本简

谈»«中国货币沿革简表»等教材和工具书,都是施廷

镛据平日编目所见,留心记录,用力颇勤[１９].«文史

哲工具书简介»没有按照通常的字典词典、目录索

引、年鉴手册等工具书的类型编排章节,而是从实际

应用的角度出发,将各种工具书作了一个粗略的分

类,以帮助文科各系同学掌握使用各种工具书的方

法,便于初学.施廷镛逝世后,其遗著«中文古籍版

本简谈»更名为«中国古籍版本概要»,由天津古籍出

版社首先推出发行.全书分为四章:版本及写本的

起源及其发展、雕版印书的起源及其发展、各种版

本、古籍版本的鉴别.每章后都有附录,前三章后的

附录,一方面是参考书目,另一方面又是很好的版本

目录,并且都有详细的版本介绍.«中国货币沿革简

表»后更名«施廷镛中国货币沿革讲义»,于２００６年

出版.

５．２　言传身教

经过数十年的图书馆工作实践,施廷镛对古籍

版本的鉴别也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.

１９７８年,高校恢复研究生招生,为了适应图书馆教

育和科学事业发展的需要,南京大学决定向全国各

图书馆征招版本目录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一

名.施廷镛不顾８５岁高龄,欣然应学校之邀招生,
成为南京大学“文革”后第一届图书馆学专业研究生

导师.后来,又从中文系转来研究生一名,一起让他

培养.
在培养两名硕士研究生时,施廷镛主要讲授版

本学课程,内容包括版本的起源和发展、各时期雕版

印书的特点、各种版本的类型、版本的鉴定等.对于

版本的真伪优劣,他认为,主要在于实践,每见一种

版本,就应仔细查考,日积月累,经验随之丰富,即可

判定其为何种版本.若仅靠谈论,不接触实际,当见

到书籍,需要判定为何种版本时,就会茫茫然不知所

措了[２０].故在教学工作中,施先生注重学科的实践

性,从图书馆借来不同时代不同特点的古籍让学生

观摩.不仅如此,对于版本的辨别,不但可以说明书

籍的制成情况,而且可以反映图书的内容和价值.
因之,图书馆工作者,无论是进行采购、编目或流通

工作,对我国的古籍,都要求掌握一定的版本知

识[２１].为帮助学生增强古籍整理的动手能力,他还

安排学生参加南京大学图书馆的古籍善本的整理工

作,通过对古籍善本的鉴定、编目、分类、登记,让他

们对古籍版本有更深刻的认识,对整理古籍的方法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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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巧也有更深入的了解.１９８１年,两名学生均顺利

毕业并分配工作.

６　结语

纵观施廷镛的人生轨迹,他曾数度北上南下、辗
转各地,对图书馆学的理论探讨、高校图书馆的古籍

整理工作作出巨大贡献,也为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

展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,是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实

干家和学者.盛世之时,他立足本土,搜集、选购散

落在社会上的善本珍籍,采置新籍,丰富馆藏,使之

形成各馆特色;动乱之秋,他恪尽职守,保管校内图

书免受战乱摧残,不负委托.施廷镛任职过的单位,
有些是创办伊始,因无规模完备之图书馆,人才甚为

缺乏,他精心规划,为图书资料工作奠定良好的基

础;有些是整理旧藏,为图书重新编目,抢救我国宝

贵的历史文献,免受灾难.无论是引入新知,还是整

理国故,他在图书馆几十年如一日勤奋工作,致力于

图书馆实务,早期主要负责中日文图书分类编目,晚
年主要从事图书馆古籍整理以及培养年轻一代等工

作.这种为人和治学的态度与精神,使得他能够心

无旁骛,潜心求知,以获取知识、有所创获为最大的

满足.他杰出的学术成就和人格操守,也留给后辈

学人见贤思齐的追求与向往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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